本檔案未經整理
靜觀的培育                                                                 甘易逢 著     

李哲修 譯

引言
我們越來越認清靜觀是修會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基本上，靜觀是我們整個人對基督所啟示給我們有關神修或神聖現實的關注。如果奉獻生活是對在信德中所接受的天主召叫作一種答覆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時時刻刻努力在心中關注這些現實。我們可以很自由地說，修會生活必須為這個天主所愛向世界作證，因為我們切願以全部的存在去答覆。而只有藉着經常不斷的靜觀行動，我們才能夠洞悉此一天主的愛。
靜觀並不只是以行動去善用這個恩惠，和藉着大家都能看得見的工作為它作證；我們個人對它還需要有一個深刻的意識才行。這個意識只能藉靜觀加以喚醒與擴展。沒有人會知道這個靜觀，因為它是屬於我們個人的，但是我們知道，因着它，我們才能了解奉獻生活的深刻意義。在這一切上，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目光凝聚在基督的身上。在整天忙碌於講論天主和治癒病人之後，祂退隱到清靜的地方去「靜觀」。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祂並不需要這樣做；但是祂却不能不這樣做，因為在祂人性的生活裏，祂必須越來越深刻地了解，祂是在做父的工作。祂在靜觀祂的父及在道成肉身的奧蹟中，經驗到一種進步的發展。基督學習了靜觀並終身不綴地學習它。
如果我們想知道如何融和靜觀與行動的話，除了觀察基督自己如何解決之外，別無更好的途徑可尋。在祂的活動中，祂越來越意識到祂父的工作和這一個工作如何到最後完全變成了「祂的工作」。祂常常處於靜觀的過程中，而且是全力以赴。這不只是一種理智上的意識或情愛的關係而已，而是祂整個的一生，就是一個靜觀的行動，是在祂生命的根源所作的靜觀。
靜觀

靜觀就是全神貫注在一個存有或一樣事物上。靜觀一幅景緻、一張畫、一尊台像、一張面孔，都是我們日常生活裏的行動。在所有的靜觀中，我們找到一個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對某一神秘現實的關注；這一個神秘現實雖然常保有它的隱晦，但却能夠藉着靜觀的關注透視到它的內容。所以，靜觀是對一種我無法掌握的現實的關注，隱藏在我所看見的外表下，而同時却因着我的靜觀而顯示或簡單地呈現出來。
在宗教信仰的靜觀中，我們發現一個新的要素，因為我所靜觀的，並不是我所看到的。這現實的本身超過所有一般性的認知，而我主要是藏着信德知道它在存在。為此，當我看到麵餅與葡萄酒的時候，就會聯想到基督的聖體與聖血。然後，我在祂道成肉身的真理中去靜觀祂。在信德導引下的靜觀能夠獲得一種既非感官亦非思想所能抓住的真理。對於基督的一切奧蹟和祂本人均是如此。靜觀使我們對於某一現實關注，而如果沒有來自被靜觀的現實本身的光照，人是無法以自己的能力認識這現實的，不管我們所靜觀的對象是基督或任何其它的奧蹟。聖若望在他寫的第一封書信的開端，給我們提供了他靜觀的一個好例子和我們的靜觀應該是怎樣的：「論到那從起初就有的生命的聖言，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若壹一1)。
若望所聽見過，所親眼見過的，以及所親手摸過的，是一個人，那就是耶穌；但是在他的靜觀中所聽到的，見到的和觸摸過的，都是我們日常經驗中無法聽見、看見或觸摸到的生命的聖言。這樣的靜觀，只能藉着個人與天主聖神共同行動才能完成。只有這位聖神才能幫助我們透視天主的奧秘。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練習各種所知的靜觀方法是如此重要，以便使我們深刻地在每一個行動中生活。果能如此，我們將會認出，即使最簡單的行動，也將變成我們進入最深奧秘的通道。

靜觀的培養

所有修會培養的目標，可以用以下的話來表達：學習像基督一樣，藉着天主，並為天主生活和行動。藉着這種方法，我們被導向聖父，且向所有的兄弟姊妹開放，如同基督在世時所做的一樣。這種態度並非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即使在人類墮落之前是這樣的話，現在也已不再是了。雖然在人的存在深處，有着一種對天主朦朧的渴望，但是人畢竟自然地把自己囿限於自己所生存的世界裏。他們雖然意識到自己的種種限度，但是却非常容易滿足於為它們所限，且生活在一個沒有視野的世界裏。
為此，所有宗教信仰上的導師和神師們都勸勉我們不要把目光侷限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裏。他們不厭其煩地提示我們，我們所見到的，只不過是那存在的最微小的部分而已。在宇宙的後面，靈性與神性的世界由四面八方伸展到無限。心理學家們以研究心靈心理學為已足，而神師們都鼓勵我們要超越它。基督親自帶領着我們，進入聖父的內心深處。
靜觀使我們在人類中和靈性世界裏，加強對這神秘領域的關注。靜觀的園地極其遼濶，如果想要進入其內，普通需要經歷入門訓練。而這種入門訓練乃是宗教培育的主要原則之一。在本文內，我們僅探討如何培養對天主和祂的奧秘——神性的奧秘，基督的奧秘和按照天主肖像而造成的人類的奧秘的靈修靜觀。
如果我們把三十年前如何講解祈禱與今日的講法做一個比較，我們不能不看出兩者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幾百年來，我們恆久不變地教修道人做推理的默想，以致於過了幾年之後，他們只能勉強地學習其它的祈禱方式。如果他們停止默想，而嘗試一種簡單的靜觀的話，他們就會覺得好像不再祈禱一樣。默想的方式即使再好，我們仍然必須超越過去。
幾十年來，我們訓練初學生們閱讀聖經，而其中有不少人，除非眼前擺着一部聖經，否則就無法祈禱。使用聖經，乃是恢復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後來由於怕教友們直接而個人地接觸天主聖言而停頓。但是讀經運動的推行方式是否適當，却不容易知道。有許多人過分強調聖經章句的詮釋；有些人則隨興之所至去解釋。為另一些人，天主聖言含有某一種類似魔術的力量。不管解釋聖經的方法有幾種，我們很容易忘記，天主的聖言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是朝向我們；另一是指向天主。我們可以在一段聖經裏發現某些令我們驚訝不止的意義。這種情形可能是因為我們給天主聖言加上了意義。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有時候我們必須在天主前保持靜默，以等待祂的光照。我在這裏所提的，並不是指特殊的光照，而是指只有天主自己藉祂的聖神，才能幫助我們對聖經的意義所得到的簡單了解。
培育一個人靜觀，就是教他在信德的光照下和在聖神普通的推動下去運用直觀的能力。這種對天主隱而不顯的行動的關注，需要一段漫長而又耐心的學習過程，因為我們實在太容易在這種了解天主聖言的奇妙過程中，有加上阻礙的誘惑。這樣的關注，另有以很大的耐心才能得到，因為耐心是靜觀者的基本條件之一。
在這裏，我們必須區別兩種靜觀：其一是如同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靜觀，是一種方法；其二是灌注的靜觀，是純粹天主的恩賜。前者是可以被教會的；而後者則純粹是恩惠。但是必須教導受到這種恩惠的人如何去善用它。這也是培育的一個目標。有許多人天主原可以賜予他們靜觀的恩寵，但是由於他們太拘泥於所學習的方法，而阻碍了天主的行動。我們把他們教導得那樣不信任聖寵，以致於連天主都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每個人都知道這給天主製造了怎樣的難題！祂不知道如何才能讓我們接受祂在我們身上所願意完成的事情。
培養主動靜觀是必須而又易於保證的。但是培養所謂的「被動」靜觀更為需要，但是却比較難於獲得，因為這樣的培育只能由那些了解天主怎樣在獲得靜觀恩惠者心中工作的人來擔任。神師不一定對靜觀的各種恩惠都應該有經驗，但是他們必須充分學習去了解在別人心中天主的行動，並且有足夠的謙遜去認知這個事實。如果神師，男女都一樣，僅具有有限的知識與經驗，那麼他們就會冒一種危險，就是也要別人走他們所走過的路。我們知道這是一切神修運動中常有的難題：他們相信，並且也願意別人相信，他們的方法是最好的。我們很容易了解，為什經聖女大德蘭要說，她寧可要一位有學識的神師，而不願意有一位熱心，但却無知的神師。她從經驗中得知，無知的神師，即不會在人靈上分辨天主行動的人，將會帶來怎樣的破壞力。因此，靜觀的培育工作應該交托給那些有適當知識與經驗的人。如果以天主親自帶領靈魂作藉口，而忽視培育的不同階段的話，就如同不會溜冰就冒然衝到溜冰場去一樣。在介紹靜觀的培育中，神師的責任很大。熟悉這方面的事情，並以智慧指引靈魂，是一種很大的藝術。事實上，這種培育對那些已準備好接受天主賞賜的靜觀恩寵的人，是一種準備。
教授靜觀的藝術
靜觀是一種藝術。它跟其它藝術一樣，可以藉着理論和鍛鍊雙管齊下。這也是為什麼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萬的默想與靜觀的訓練中心。由於心靈世界遠比物質宇宙來得廣濶，所以人就發明無數探索它的方法，這原不足為奇。每一種方法都依照它特有的思想派別而有自己訓練的途徑。因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流派與方法。
如果我想學習一點兒靜觀，我可以去敲令我喜歡的師傅的門。但是如果我進了修會，那麼情況就不同了。我必須學習適合這個修會的訓練方法。我將會學習到一種方法或多種方法；而它們適合我的程度各有不同。不管我喜歡與否，我都得服從。如果在入會之前我多少已有了些祈禱的經驗，我就有不去學習另一種方法的誘惑。但是不管怎樣，更好還是接受訓練，因為總有學不完的東西。相信自己在靜觀裏已經很有進展的人，往往是一種幻覺。在這方面，一個人必須非常謙遜和受教才行。
另一方面，負責訓練的人士必須熟知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有責任給予修道者一種能夠影響他們一輩子的訓練。因此，負責培育的人士必須對教會神修及其歷史發展有充分的認識。這樣，他們的教誨才不致與當代的發展脫節。此外，他們對教會傳統中的不變因素，也將看得更加清楚。
如果負責培育的人士有這種態度，他們就不會毫無分辨地認定一種最新流行的方法，好像它就是不可改變的一樣。在靜觀方面，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在靜觀裏，只有一種對奧秘不間斷的關注。如果一種方法盛行於一時，表示它能夠滿足某些其它方法所無法令人滿意的需求。如果我們再等幾年，就會發現有其它新的方法產生。那只不過是證明了聖神常在教會裏工作着，驅使我們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去尋找天主。
在培育的過程中，我們自然會選擇屬於不同神修傳統的方法。所有正統的方法都有它們特殊的價值，而且它們也不應該因着突然受歡迎的新方法而被輕視。我們必須學習從這些傳統的方法中拮取菁華。
譬如，我可以——不，我是要說我必須——給我的初學生們介紹神操中聖依納爵的方法，因為它幫助我們懂得如何在人性存在裏去運用記憶、理智及意志三種能力。這些些能力的運用，使我們在信德光照下對神修事物有所認識。一個不懂得如何使用這些一基本能力的人，將無法分辨神修的事物，因為聖寵並不能彌補自然所欠缺的！
另一方面，如果只把聖依納爵的方法視為推理默想而已，那是一種錯誤。在神操中聖依納爵還列出了許多其它的方法：基督奧蹟的靜觀、感宮的運用、對禱。但是更令人驚嘆的是，在詳細說明默想與靜觀的方法之後，聖依納爵以非常的神修智慧，給予擧行神操的人自由。以下就是他的勸言：「此外廳留意兩點：一、若我跪時，已獲得我所願欲的，便不要採取他種姿態；若匍匐於地，獲得我所願欲的也是一樣，其他按此類推。二、只要一獲得所願欲的，便應停止在那裏，在沒有充分滿足以前，切忌倉猝前進。」(神操附則四第七十六號)在另一個地方，他明白地指出：「因為博學周知，不能令人滿意，唯有深切地玩味體驗方能令人心足。」(神操第二凡例第二號)

這一點說明了聖依納爵並不是方法的奴隸。在詳加說明之後，他引領我們善用、並超越它們。
身為培育的導師，我還可以向他們介紹禪。在這方面，我們也不應該變成方法的奴隸才對。何況禪的派別繁多，而每一位師傅都有自己修禪的方式和教授法。雖然為某些人來說，跟佛教的師傅學禪有用，但我個人認為，由一位理論與經驗兼具的基督徒來介紹更好。為做這種介紹，一個人必須對其它神修傳統裏因方法的演變而引起的種種問題，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我們可以從這些問題中獲得很多利益，但是我們必須能夠分辨出方法的本身，以及賦予方法意義的內在的態度。
印度耶穌會會士戴邁樂神父在他所寫的「相逢寧靜中」一書(譯者註：此書已由鄭聖冲神父譯為中文，光啟出版社出版)中所介紹的方法，為培養在一切中意識天主的臨在，有非常大的幫助。這種方法還有它卓越的一點，就是它把一種佛教的方法移植到基督信仰中。
在教會的傳統裏，蘊藏着不平凡的靜觀經驗，它們是來自大的修會或其它團體。給初學生們介紹許多這樣的方法一定是有很大的好處的。不管介紹那一種靜觀的方法，首先必須從歷史介紹起，因為在靜觀的世界裏，沒有不與歷史和文化發生關聯的事情。接着，正式進入方法的本身，這段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指導性」的靜觀。在操練中，導師把學生們領上路，並且按部就班地指引他們。事實上，這不是藉指點去影響他們，而是誘導他們在靜觀路上起步，且自動自發地希望繼續走下去。
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教導的方法往往幫助許多人發現最適合他們的靜觀的途徑。正如我在上面所說的，在培育期間，必須給他們介紹各式各樣的方法，好讓他們可以一一加以衡量，特別是針對自己所期望達到的目標衡量。在這個培育的階段，每個人可以開始認清他(她)個人神修將走的方向和那一種方法為他最適合。

靜觀的態度
面對各種不同的靜觀方法，我們必須問下列的問題：靜觀者的基本態度是什麼？如何去學習這態度並且加以發展？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時常反對不該反對的方法，或只集中在問題的某一點上，而真正所需要的是一種開放的心靈。
一個靜觀的態度基本上是一種對隱而不顯的奧秘的關注，我們可以在成千上萬的受造物中、各種事件中，以及人的身上覺察出來。這種態度是可以由學習而得到。但是，為那些習慣於默想真理或對禱的人，有時候會發現很難於放棄他們的安全感，而這些安全感是來自他們對自己個人行為的控制中所經驗到的。他們習慣於思考、反省和講話。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感覺到是在為天主做一些事情。他們一再地被叮囑不應停留在被動的情況，以致變成了自己行動覺得這樣做是一種命令的奴隸，終於無法進入一種關視與靜觀的單純態度。
普通說來，靜觀的祈禱是在經過一段相當長久的推理祈禱與對禱之後才開始。藉著反省隱秘的奧蹟和與一位不用言語說話的天主交談，祈禱者會感覺到只須在信德的光照下關注奧蹟和在祂前保持靜默。許多人是那樣地拒絕隨行這第一個吸引，如果他們被教導說，默想是必須的和祈禱就是跟天主交談……的話。他們害怕分心，而事實上他們由於勉強自己去思考和講話，而離開天主。他們怕無所事事。其實，全神貫注地關注天主的奧蹟，是一種遠比強迫自己去思考、比較和默想要來得豐富和強烈的行動。靜觀並不是懶惰，而是在信德中留意我們無法看見、聽見和觸摸到，但由於信德的指引，必須用心靈的感官去體會的事物。
如果說，即使愛也需要學習表達的話，那麼靜觀也是如此。每一個人在他生命的深處都有一些與思想和行動能力不同的靜觀的能力。但是這些能力必須加以發掘和發展。因此，訓練就顯得重要了。如果訓練得體的話，學習的人將會逐漸發覺，這些到目前為他們還是隱藏着的力量。他們將發現，他們與當日耶穌以一次那麼具有權威性的教育引進心靈靜觀的撒瑪黎雅婦女一樣(若四1~42)。在開始的時候，耶穌先用一些顯得頗為奇特的問話讓她感到驚訝。然後幫助她去注意她內心的世界。漸漸地引領她逐一地發現，基督把她導入那在她心靈深處閃耀發光的生命活泉的靜觀裏去。祂幫助她清除走向泉源的路上的種種障碍，認識這個源頭，並讓它不斷地湧現……。同時，祂讓她因着祂的啟示而目瞪口呆：天主不願意人在這座山或那座山朝拜祂，而是要人以心神和以真理朝拜祂。當這位撒瑪黎雅婦人想把耶穌領回那分離撒瑪黎雅人和猶太人的問題上的時候，祂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回答她，並且邀請她在這些一問題上和與她個人有關的問題上，採取一種靜觀的態度，而不是推理的態度。
基督在福音中的教訓，主要的是在邀請我們思考祂是誰。山中聖訓、譬喻和奇蹟都是祂置於宗徒面前，讓他們加以反省和靜觀的。基督把謎團放在我們每個人的面前，而這些謎團是一些理智無法認識，祇能以靜觀態度去面對的奧蹟。我們看一看尼哥德摩需要多少的反省和默想，才能來到耶穌的跟前(若三1~2)；但是耶穌却讓他面對他本身從未想像過的奧蹟，而這些奧積只能在靜默中靜觀。有關生命之糧的言論(若六22~71)讓跟隨耶穌的羣眾，特別是宗徒們有所反省。在他們的腦海裏和心中一定反覆思索着耶穌所講的這些與奇蹟有關的言語……。法利塞人、經師們和當時教會中的人又更如何需要用所有的能力去發現他們應該以何種態度去面對耶穌呢。我們可以說，基督突然把他們從默想與反省中，引領到奧蹟的真正靜觀態度上去。
然後，漸漸地，把祂的弟子和朋家們帶離羣眾，幫助他們去靜觀祂這個人、祂的內在生活和祂的種種奧蹟。這種進入靜觀的態度常要很長的時間。基督讓他們反省他們對祂所知道的一切，好讓他們對祂產生完全的信賴。祂一日復一日地邀請他們把自己置於祂位格(person)的奧蹟前，而這一奧蹟是基於祂與父那獨一無二的關係上，而這個關係是那樣的親密，因為就是祂自己的存有。最後晚餐後的訓言真是一篇神修講話的傑作，它邀請宗徒們去靜觀祂是誰。宗徒們並沒有完全了解，問題也正出在這兒。基督對他們還講了一些他們無法了解的事情，把他們帶入了一種靜觀的態度中去。這使他們的理智、心靈和身體的眼目一起打開、一起運用。
為培育對祂這個人的奧蹟與對父的奧蹟的靜觀，基督經常訴諸信德。如果這種靜觀態度是必要的，乃是由於靜觀的對象只有在信德中和藉着信德才能被了解。基督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到兩方面上去：首先是指向祂自己和祂的父；然後指向他們自己和他們為人的奧秘。在引他們面對自己的時候，祂引領他們進入那臨在於他們心靈深處的天主聖三。如果祂要他們關注父的奧蹟好像是「外在」的話——天主在天上——祂也要求他們對於臨在於他們心靈深處的天主具有同樣的關注。事實上，這就是靜觀的兩個基本要點。我們在這兩點之外，還可加上與前兩點一般重要的第三點：天主臨在於一切受造物之中，但更明顯地臨在於人類之中。
聖保祿也訓練他的教友們培養真正靜觀那位在天上、在基督徒的團體中以及在他們每個人身上的天主聖父。保祿所說的一切，即便是有關最普通的倫理問題，都具有一種靜觀的深度。用這種方法，保祿建立了許多富有奧秘意義的教會。我們由於想對教義的內容反覆加以解說明白，好能深深地印在腦海裏，反而失去了這種奧秘感。這也是為什麼那屬於靜觀態度的內在幅度在我們的教誨中常常付之厥如。
這樣的態度，在培育過程一開始，就必須深深地印在腦海裏。在教授最簡易的口禱，讀經和默想時，讓初學者與奧蹟本身面對面，是很重要的。否則他們將終身搜索枯腸，或成為方法的專家，耗盡力氣而仍然對奧蹟一無所知。對神修生活隱藏幅面的敏感，乃是培育靜觀的目標。
最後，靜觀的培育乃是在加強我們的意識，那就是我們的行動與人為的訓練，都應該讓位給天主的奧秘及祂的行動。靜觀幫助我們對於那藉信德且由基督親自啟示給我們的世界獲得一個越來越生動和具體的意識。我知道我們想要控制這個神修生活，但是我們也很知道，在我們與天主之間，天主遠遠比我們更強和更大。
再者，如果每一個時代在教會內帶來新的方向，也許我們可以說，今天，靜觀為許多人來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有許多人要研究東方的方法以滿足他的靜觀的渴望，因為教會所敎的方法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並非在教會內沒有靜觀的傳統，而是因為它由於太過份強調主動的方法而顯得黯然失色，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裏，行動要比靜觀佔優勢。
培育靜觀的目的，並不是叫人轉向自己，一味尋求個人的完美，而是要他們成為能夠在一切中看到天主，即在行動中靜觀的人。這種生活方式不能刻意設計；它要求完全的關注。靜觀的培養，首先需要一種好的、簡單的哲學基礎，幫助了解天主與宇宙的關係。天主藉着祂的親臨、行動和祂的存在而無所不在處處都在……。而天主親自參與了宇宙與人類的生活，甚至藉遣發祂的聖言降生成人而更深入地和更強烈地進入其中。
靜觀的培養並不只是在於說：「跟我一樣做」……。
雖然練習是重要的，但知道我們為什麼採取某一種姿態，為什麼用某一種方法，也是很基本的。在靜觀中，整個人都牽連在內。我們必須告訴那些願意培養靜觀的人，怎樣和為什麼。如此，練習才具有最圓滿的意義。
沒有比那些把自己奉獻給天主的人更需要培養靜觀了。靜觀在他們的修道生活裏，將漸漸地光照他們。當然，以純信德度奉獻生活是好的，但是我們是人。我們必須付出我們整個存在、身體、心、理智以及所有的能力，以便對這位我們以全部存在向祂宣誓的天主的奧秘有逐漸增強的意識。
這種靜觀的培養，並不只是為頭幾年的神修生活而已。練習靜觀是起頭，是旅途的開端。但是，好的開始並不表示我們已經到達路的終點。靜觀的培養是一生關注奧秘的果實。靜觀的能力與我們人性的和神修的經驗同時並進。
有許多人具有靜觀的內在傾向。但是，這些一傾向必須加以培養、教導和激勵。許多具有這種傾向的人，由於生活在一些只強調行動的人羣中，感到被孤立而痛苦。這個事實給我們指出，一個良好培育的重要，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修道人對靜觀感到興趣。這樣，靜觀將受到更大的重視，修會團體才能為世上天主愛的奧秘做更忠實的見證。
本文譯自：Yves Raguin, S. J., “Formation for Contemp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pf Superiors General Bulletin 61(1983)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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